
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能够执

行战术侦察的飞机。要理解这个断

言，必须从此种飞机在非正规战争中的应用

来澄清“战术”和“侦察”这两个概念。在

非正规战争中，“战术”所表达的是小股部队

的行动与活动，这个概念应用于战术侦察部

队本身和他们所支援的部队，以及他们想要

发现的敌军部队。战术侦察部队也能够支援

较大规模的友军部队并发现大股敌军部队，

但在能力上着重体现小股部队的特征。在非

正规战争中，“侦察”是指搜寻敌军部队及其

踪迹、营地、补给线、边界进入点、兵站及

境外训练营地等，本质上就是发现敌军的存

在并收集有关地形和天气的资料。在非正规

战争中，这两个概念合并而成为“战术侦察”，

即是确保获得关于敌军、地形和天气等多样

信息，以能随时应用于战场，或进一步由覆

盖相关地区的战术人员继续执行下一步的情

报或监视任务。战术部队与战役及战区级部

队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

视和侦察（C4ISR）的整合程度，依发现敌军

的初始情报的重要性和可用性，可以迅速扩

展。在阿富汗，首先发现敌人动静的大多是

地 面 部

队。如果

我军有一

款专用的

有人驾驶

战术侦察机，则空中力量可以对战争做出更

大贡献。

美国空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其在

战术侦察方面的缺失。仔细阅读《二十一世

纪 的 空 军 ：非 正 规 战 争 战 略 》（The 21st 

Century Air Force: Irregular Warfare Strategy）

白皮书，通篇流露出未能提供一款纯粹战术

侦察平台的缺憾。1 该文件的“宗旨”部分

谈及“长期战争”及通过“部署适当能力”

来“启动新方式并使空军行动一体化”的必

要性。2 在“战略背景 ：非正规战争的挑战”

部分，白皮书指出空军期望成为“联合部队”

的一部分，并“与伙伴国家共同合作，依靠

和通过伙伴国家，……建立起伙伴国家能够

最终不需要外部直接援助而繁荣发展的安全

环境，”但没有提及如何实现这一预期所需的

手段，特别是飞机。3 该书“非正规战争环

境下的空中力量”部分的“间接方法”一节

中实际上概述了一款战术级有人驾驶 C4ISR 

飞机的作用和使命。同章的“直接方法”一

节认定机动性和情报、监视、侦察（情监侦）

通常为平叛作战中 “最重要的因素”。4 在“最

终目标 ：打赢长期战争所需的组织、训练和

装备”部分，暗示我军以常规战争手段作战，

尚未获得打非正规战争的基本能力。5 接着

“方式 ：全球影响力的五大支柱”一章再次概

述了对于战术级 C4ISR 飞机的需要，却未说

明具体规格。6 再后来，“手段 ：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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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 C4ISR 飞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冲突中的作用及其革新意义 

非正规环境下的空中力量”部分谈及“调整

我军保障能力规模，例如情监侦、网空及指

挥与控制，以满足全频谱冲突的联合作战需

求。”7 最后，“风险：未能预见、调适及学习”

和“结论”部分均谈及“采用相关的作战新

概念，” “从我军自身……的经验学习，”以及

“将久经验证的空中力量原则以创新方式运用

于我军当前作战及未来继续作战的环境中。”8 

可以说，这部白皮书已经对空军目前缺乏的

这种飞机的需要做出了足够全面的概括。除

非特别设计一种专用的有人驾驶战术 C4ISR 

飞机，其它任何一种现有的或提议的平台都

不能接近于满足空军自身未来战略的这一巨

大需求。空军应将这种专用飞机定位为 O/A

（观察 / 攻击机）机型，但其主要功能是作为

一种 C4ISR 平台。

空军和政府内很多人以为，将民用飞机

和教练机稍加改装，就能执行战术侦察任务；

空军传统上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飞机不

足以担当这一重要而危险的作战角色。如以

下讨论所表明，空军历史上用来执行战术侦

察的飞机，在应对非正规战争中常见的敌军

时，一贯表现出能力短缺。

战术侦察飞机简史

战术侦察机今天的短缺有其深远的历史

渊源。最早用于战斗的飞机，即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的观察 / 定位机，被冠以“O”代字，

沿用至今，从此规定了它的作用和使命范围。

为了生存，这类飞机很快就被加装武器，而

且现在必须覆以适当而有效的装甲。战术侦

察的概念源自德国，首先出现于 1930 年代，

以反映这类飞机具备轻型攻击能力并能提供

远超出单纯炮兵观察定位的更多信息。遗憾

的是，一场分裂随后发生，最终演变成以所

谓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C3I）作用 / 使

命为主的一方，和以观察定位为主的另一方，

似乎这两方并无明显重叠一样。然而这一分

裂往往导致将战术侦察一词表示旨在发现敌

军动向的那些任务。由此，这一概念可能用

来表述一架 O-1 在 1,500 英尺高度飞行、呼

叫空中打击或炮兵开火的场合，也可表述一

架 TR-1（即 U-2）为战区作战司令官执行高

空照相侦察的场合。前一种使命确实是战术

性的，而后一种则是为达成战役目的而使用

战区级资产。更近些时出现了一套包含发现、

确定、跟踪、定位、交战和评估的战术使命集。

目前我们假定上述的每一项任务需要不同的

飞机来执行。最后，现有技术极大扩展了战

争所有层面可能的作用和使命范围，又出现

了一个更广泛的缩略语 C4ISR，将观察定位

与 C3I 作用联结起来。遗憾的是，空军专注

于把战区级资产整合于一个复杂的 C4ISR 网

络，一厢情愿地假设战区级资产也能执行战

术级的 C4ISR 任务。本文即以相当篇幅针砭

这一关注点的错置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后果。

非正规战争几乎完全是在战术层面进行，

而且旷日持久，常常一拖就是十年。美国在

其历史上打过多次这样的战争。美军已经学

会如何打这种战争并开发出有关作战工具，

但是正规军种在每一次战争之后很快就将这

些工具撤销、抛弃、乃至遗忘。空军尤其如此，

始终不肯开发专用于对地攻击或单纯战术级

侦察的飞机。空军反对开发、采购和保留 A-10 

型作为专用对地攻击机的一贯立场，可谓人

所共知。9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空军始终不愿

出资开发一款纯粹专用于战术侦察的有人驾

驶飞机。空军整体对这种能力的忽视可一直

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那场大战中，执行美军大部分战术侦

察任务的，是非武装、无装甲、动力不足的

改装民用飞机，如 Aeronca L-3 和 Piper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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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极其惧怕这些飞机，因为它们一飞过，

就会引来高度精确有效的毁灭性打击。10 必

须指出 ：这些飞机的飞行员无论在大战期间

还是战后都没有获得表彰其英勇行为的嘉奖。

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德国人开发出专用

的战术侦察机 FW-189 Uhu。11 这款双引擎飞

机可搭载一名飞行员、领航员兼电报员和一

名观察员兼机炮手。该机视界宽广，通信设

备优越，性能、耐用性和机动性优于 L-3 和 

L-4 一倍以上，并配有轻型进攻与防御武器。

FW-189 飞机经历东线战场验证非常有效，为

德国的闪电攻势战术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次大战后，美国透彻评估了轴心国的

武器，对飞机尤甚，却偏偏漏掉了 FW-189，

因为这种飞机只要靠近美军前线就无法生存，

更不要说执行战术侦察了，因此美军对它的

审视只是一带而过。事实上，任何德国飞机

只要飞临美军前线，不出十分钟都会被击落，

包括广泛视为大战中一款最优秀螺旋桨战斗

机的 FW-190。美国付出了 50,000 余名伤亡

的代价才获得如此全面的空中优势。因此，

所谓德国人能否在西线有效运用 FW-189 的

提问并没有问到要领，应当提问的是 ：如果

美军在其空中优势掩护下、使用一款对等的

飞机飞越德国战线上空及其后方作战，可能

打出什么样的局面 ? 我们将永远不会获得确

切的答案，但不妨作一点推测。比如 ：“凸出

部战役”还会发生吗 ? 又比如 ：纵然外交局

限牵制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决策，美军部队

有无可能在 1944 年后期就渡越莱茵河并向

纵深推进 ? 然而历史已经铸成，我军于此役

及此后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朝鲜战争的最初几个月，正因为联合

国军缺乏战术侦察，北朝鲜因此得以发起更

为凌厉和有效的攻势。仁川登陆之后，Cessna 

L-19 广泛投入战场，但此飞机比二战时期的 

L-3 和 L-4 并无显著改进，更远远不及老式

的 FW-189。当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其部

队和物资运输主要是靠步行。装备简陋的 

L-19 在追踪这种大规模运动方面表现极差。

空军最后只好动用老式的 T-6 Texan 教练机，

其性能大大优于 L-19，并证明它执行战术侦

察比美军或联合国军的任何喷气式或螺旋桨

战斗机都更适用。空军将改装的教练机用于

作战的倾向即从朝鲜开始，而且美军自那时

以来就一直缺乏专用的战术侦察平台。兰德

公司 1963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批评朝鲜战争

中美军缺乏“A-Frame 监测器”，意指美军缺

乏在己方前线以外进行有效战术级侦察的基

本能力，连中国军队徒步行进这一最简单的

动向都不能发现，指出这种缺失似已贯通全

体制，对未来将产生恶劣后果。12

 到越南战争初期，唯一可用的战术侦察

机仍然是那款已被证明能力不足的 L-19，当

时定名为 O-1。13 其缺点导致另一种稍加改

装的民用飞机 Cessna 337 以 O-2 的命名登

场。这两款飞机都有重大缺陷。O-1 勉强用

作观察 / 定位机，但其动力不足，易受攻击 ；

而 O-2 的座舱视界有限，缺少装甲，武器也

不足。但是 O-2 的作用在于空军对其性能做

出了评估并引出一款后继机型。Cessna 公司

倾听了 O-1 和 O-2 机组人员的批评意见，并

根据他们的建议设计出 O-2TT。14 不料空军

对此新机型的反应极为苛刻，以致 O-2TT 的

试飞样机被拆卸销毁 ，其存在也从 Cessna 公

司的记录中销声匿迹。 15

同时，空军采购并使用了 OV-10 Bronco，

该机的性能显著改进，乘员的前方及侧面视

野清晰，能载多样武器，但仍未能作为一款

完备的战术侦察机交付使用。其设计意图是

执行非正规战争的所有任务，却一样也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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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原始设计没有纳入专用侦察设备，而

且后座仅有的一点仪表完全不具备侦察功

能。因此，OV-10 勉强用作一款轻型攻击机，

不过加装了空军决定要装的设备而已。空军

后来在一些 OV-10 上加装了“宝石钉”激光

照射器，而海军陆战队使用了夜视观察 / 机

炮系统。这两种系统都没有达到预期，因为

设计者未能充分考虑非正规战争中战术侦察

所忌讳的噪音、显形性及其它特征标记。16

有趣的是 ，陆军却就如何减少其中一种

特征标记即噪音开展了消音研究，结果从洛

克希德公司诞生了 Q-Star 和 YO-3A 飞机。17 

报道称这两种大幅改装的试验型动力滑翔机

在越南用于夜间侦察极为成功，但不具备其

它战斗功能。18 空军没有参与 YO-3A 的开发，

显然将其视为本军种项目的竞争对手。同时

空军继续将改装的教练机投入作战任务，在

老挝使用 T-28，在越南使用 A-37B（全面改

造的 T-37）。空军后来停止使用 OV-10，因

为顾虑继续让这种飞机执行战术侦察任务造

成的损失太高。空军后来将 OV-10 和 A-37B 

转让给菲律宾和泰国之类的国家，广泛用于

平息叛乱。

越南战争提供了战术侦察的大量宝贵经

验教训。然而，现在要让一名现役空军军官

正确地识别 O-2TT 或者 YO-3A 似乎不大可

能，也别指望他读过关于曾驾轻型机飞越老

挝上空的机组人员的介绍。越南战争的另一

教训是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各型飞机的损失

率比较。一位空军少校撰写的一份飞机损失

率研究表明，在低空对地攻击中，使用喷气

式飞机远优于螺旋桨飞机。相对于喷气式飞

机，特别是与 A-37B 相比，螺旋桨飞机的损

失率高出许多。但是这种对比信息并没有改

变最近“轻型攻击武装侦察机——能力信息

征求书（LAAR-CRFI）”计划中对涡轮螺旋桨

飞机的偏好，也没有在后来的 OA-X 项目中

得到反映。19 这两个项目要求将待选飞机限

制于已经投产的机型，意味着只能挑选现有

的涡轮螺旋桨教练机。20 至于能否将普惠

（Pratt and Whitney）或威廉斯（Williams）小

型涡轮风扇发动机驱动的轻型有人作战飞机

用于非正规战争和常规战争中，执行如战术 

C4ISR 及轻型攻击之类的关键使命，其可能

性尚未研究过。空军本应吸取越南战争中战

术侦察的教训，当时把改装民用机或教练机

投入战斗使命的做法，在办公室里看来可行，

在实战中却效果不彰。

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空军不去研究为

完成战术侦察使命可能要求什么条件，而是

直接拿来若干架双座 OA-10，为这种观察机

配备手提望远镜、夜视镜，还有稍加改进的

无线电收发报机。它的机载武器系统也作了

改进，以适应战术侦察需求。但伊拉克人很

快就学乖了，看到一架 A-10 飞过时，不再

向它开火以免遭到攻击。这倒是解决了飞机

损失太高的问题。空军看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使用双座 A-10 所得的正反面教训，只是把

它们作为一项临时解决方案。

当空军参与 2001 年对阿富汗的初始进

攻时，并不具备战术侦察能力来补充战区级 

C4ISR 资产。所幸的是，随行的阿富汗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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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已与塔利班战斗多年，方便地弥补了这

一缺陷。但战术级侦察能力的缺乏致使我军

后来在托拉博拉谷地（Tora Bora）之战中付

出代价，据报当时有多达 4,000 名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人员、外加 50 至 80 名头目畅通无

阻地穿过一个未设防的山口逃入巴基斯坦东

北部。21 未能发现并阻止这股敌人窜逃，在

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后来战

乱不已。

其后的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在战役和战

略上大获成功，但当美军部队指挥官吃惊地

报告说大批伊拉克士兵携带武器逃离战场时，

竟无人在意。萨达姆·侯赛因宣称非正规部

队将在常规战事结束之后长期坚持战斗，也

无人关注。未能理解非正规战争的可能性并

为之备战终致我军遭受重大伤亡，其程度远

超过为推翻萨达姆政权而进行的所有战斗伤

亡的总和。空军是为非正规战争的必然发生

而做准备最差的军种，当时的空军领导人只

是承袭其前辈做法，把民用飞机——如豪客

比奇飞机公司（Hawker Beech）的 King Air 

和 Cessna 208 等——改装一下，就投入意义

重大的战术侦察，而不是为非正规战争使命

提前设计专用战术飞机。

今天，阿富汗需要更适合于非正规战争

的装备已是不争的事实。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已经开始接收为满足此需求而设计的第二代

武器与车辆。而空军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各

型民用飞机上加装不同的情监侦系统，发布

轻型攻击武装侦察机的能力信息征求书，启

动 OA-X 项目，并更频繁地使用遥驾飞机。

无独有偶，LAAR/OA-X 项目的主要待选飞机

又是改装的教练机，包括海军“迫近愤怒”

项目下的改装巴西产 Super Tucano A-29，以

及 AT-6B，后者是由豪客比奇公司特许制造

的瑞士产皮拉图斯（Pilatus）PC-9，该机经多

处改装，以 T-6“Texan II”命名与 Tucano 

竞标。由于空军对 OV-10 的缺陷大为不满，

将其全部淘汰。倘若现在还有一架保留下来

的话，就可以改装后试验类似于 AT-6B 原型

机上所装的那种情监侦系统。若采用 OV-10 

作为基线能力比较，本应很快表明，按传统

将上述两种教练机改装用于武装侦察的做法

是完全不妥的。而且，因原始的“OA”代字

已被缩短为“A”，并将“O”代字从 A-29 和 

AT-6B 上彻底除掉， 这种不妥就更加明显。22 

这也凸显空军视攻击高于一切，继续对纯粹

战术级侦察不屑一顾。然而，传统涡轮螺旋

桨飞机的噪音和显形印记太强使它不适用于

非正规战争， 而其雷达印记太强又使它不适

用于常规战争，哪怕是担任轻型攻击也不适

宜。

对今天的含义

空军长久以来忽视战术侦察，甚至不能

准确规定其作用和使命。23 技术的飞速进展

使战术侦察能够承担全范围的 C4ISR 使命。

然而，现代的空军已深深投入开发遥驾飞机，

却不真正理解一种有人机的必要性，不理解

潜在的人员 / 系统一体化，不掌握非正规战

争对飞机性能和关键特征标记的要求，没有

分析适当的机载武器组合，也没有研究这种

飞机如何融入整体 C4ISR 网络。空军没有意

识到一款设计得当的战术 C4ISR 飞机对于在

未来各种强度冲突（核战争除外）中发挥其

第五代和第四代更新战机效能的重要性。空

军作为一个整体组织，很少认真考虑美国长

期卷入别国非常规战争而引起的政治和预算

问题，更不重视如何为可行的退路战略做好

准备，比如着手装备和训练发展中国家军

队——尽管空军中一些个人已经对以上许多

问题做过很好的研究。24 空军如此远离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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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战争的现实和需求，对空中力量在非正规

战争中必须发挥哪些关键作用已经没有感知，

遑论理解。

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术

侦察经验表明了战术侦察对常规战争的重要

作用。在非正规战争中，战术侦察，特别是

空中战术侦察，对于成功压制并击败非正规

武装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该种能力所依赖

的关键要素是一款设计和装备适当的有人驾

驶专用战术侦察机，能执行全频谱战术级 

C4ISR 任务，同时能与战区级 C4ISR 网络中

的任何可用要素全面连接。这种概念性的先

进战术 C4ISR 飞机相当于前述 FW-189 飞机

的现代美国版本，尽管这种类比就像是将 

F-22 与 P-51 相提并论。

如果非正规叛乱武装能够对当权政府的

常规部队实施充分有效的火力打击，那么他

们早就掌权了。只是他们并不具备这种火力，

从而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小股部队隐秘行动。

叛乱群组分散行动或从一地向另一地移动时，

很难发现。历史表明，叛乱武装通常以小股

行动逃避侦察，直至集结发起攻击时才被发

现。不论技术多么进步，发现小股部队仍需

继续依赖简单的目视观察，其它一切技术都

只能起辅助作用。着眼于以上现实，一款纯

粹的战术级 C4ISR 飞机必须能先机发现并确

认敌对武装，目视引导攻击，判定打击结果，

并具备机动性、载荷能力及灵活性（武器和

系统套件），还可调整切换多种视角和视界选

项，以及多样的通信能力。

众多研究、文章和演习均支持上述观点。

一份涉及空军国民警卫队责任（空军传统上

把“O”代字飞机归入警卫队责任范围）的

研究文献简直是在乞求空军研制一款具备大

多上述能力的新型前进空中控制员载机。25 

《空军》杂志 1985 年 10 月号刊登了一篇与

战术空军司令部总部对地攻击战机要求部主

任 Thomas A. Lanum 中校的访谈，他说“战

术空军目前拥有 235 架前进空中控制飞

机 …… 我 们 努 力 争 取 获 得 更 多 更 好 的 飞

机。”26 一年之后，该司令部认定这项计划优

先性太低而将其取消。加州欧文堡基地举行

的演习反复证明，在历来所称的“机动战”中，

鉴于地面侦察部队受到地形条件限制，一款 

“O”代字有人驾驶飞机对于实施这类战斗绝

对必要。27 由于非正规战争中地面战术侦察

部队面临同样的限制，因此需要专门设计一

款飞机，用于独立执行战术侦察，或与地面

部队、现有攻击平台或 C4ISR 网络协同执行

战术侦察，然而这一必要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改装民用机、教练机、遥驾机和战区级

情监侦飞机执行战术侦察的不足

以上讨论强调了专门设计一款有人驾驶

战术侦察机的必要性。稍加改装的民用机或

教练机太容易被敌军发现并遭敌防空火力攻

击。28 因此这些飞机必须在高空运行，从而

与构成 C4ISR 网络的战区级飞机相比，并无

多大功能优势。但是改装民用机或教练机确

有两点独特优势 ：其一，它们具备相对于有

人或无人军用战机的重大成本优势 ；其二，

将它们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安全和出

口障碍。

逐最新潮流而得宠的遥驾飞机，在针对

非正规武装的 C4ISR 进攻作战中效能更加

低。29 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如果

我们未能开发出一款有人驾驶战术 C4ISR 飞

机的话），遥驾飞机将继续依赖易受攻击且机

动性相对差的地面部队首先发现非正规武

装。遥驾飞机受制于中到高倍放大率下极狭

窄视角（即所谓“汽水吸管”现象）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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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感知有限，捕获目标速度较慢，以及完

全依赖于长距离通信网络，系统成本远远高

出相应的有人驾驶飞机。再者，其损失率更高，

况且仅为执行一次监视任务就要求数量庞大

的专业人员。30 遥驾飞机基本上是一种遥驾

打击平台，就 C4ISR 使命而言，它只在监视

方面表现出色，目前用于任何 C4ISR 任务却

可能适得其反。

空军依赖遥驾飞机引起四个方面的担忧，

忽视这些担忧就等于漠视一个纯技术解决方

案的缺点与弱点。首先，波音公司作为合同

商在美—墨边境从事遥驾飞机监视飞行已有

多年，但仍不能使其有效运作。这项计划并

不复杂，所覆盖的是静态而线性的地区，已

充分标入地图且不具争议性，并有固定视频

监视系统和障碍樊篱系统支持。31 这项计划

由于效率低、成本高，已遭资金冻结，仅保

留亚利桑那州边境的行动。32 其二，国家航

天总署已在其卫星和航天器上发现若干仿制

的计算机芯片。33 同军方相比，航天总署开

展的系统检查更加广泛，而需要关注的系统

部件设备数量要少得多 ；那么，人们有理由

怀疑仿制芯片可能更广泛地植入了军方的武

器、通信设备以及遥驾飞机之类的电子系统

内。再进一步，这些芯片可能会导致装备故

障吗 ? 其三，黑客们已深度渗透入五角大楼

和国会，将大量极为敏感的信息传输到中国，

这表明我们的整个 C4ISR 网络都易受攻击而

受损。34 那种认为新的加密技术可以解决因

深度渗透而引起的大量问题只不过是幻想。

任何不能完全自主操作的飞机或系统都易遭

受攻击，而这是不可接受的。35 最后，任何

实时遥驾飞机操作必须使用连续通信和视频

输入。我们现在知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下载

遥驾飞机视频输入已有一段时日。36 他们下

载遥驾飞机视频的能力或许令人耻笑，但更

大的问题是叛乱分子现在已能发现遥驾飞机

视频输入。他们只需要一两件不太复杂的手

提式信号接收器就可以警告同伙，让其知道

遥驾飞机正在搜寻他们，并报告该机的位置

与扫描系统的特性。小股部队不需要下载加

密的视频就知道何时分散躲藏，如何销声匿

迹。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担忧之外，我们还

要关注和遥驾飞机用于战术 C4ISR 相关的另

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美军撤离被占领国之

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军方将无法继续依赖美

国系统和支持，必须独立有效运作某种战术 

C4ISR 能力。美国不大可能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提供一个连同密码和卫星接入在内、全备

运作的高科技遥驾飞机中队，更不可指望这

个国家能在战术层级上或者至少战役层级上

长期有效运作和维持这样一个中队，财政上

养不起，也无法提供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

员。再者，他们无法保证接入和控制密码或

操作手册不外泄，一个月的安全都谈不上。

本文仅只稍微触及遥驾飞机用于战术 

C4ISR 的不足 , 就已凸现美国空军沉湎于遥

驾飞机的现实，空军派遥驾飞机担任一切角

色，执行一切任务，遥驾飞机已经表现出的

种种弱点都无法打破空军的这一“目标锁

定”。随着时日迁移，空军越来越远离卷入非

正规战争的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迫

切现实需要。

把用于战区级情监侦的飞机用于战术侦

察，其效果也不见得比改装的民用机和教练

机或遥驾飞机更好。为了弥补战术侦察的缺

口，空军提出对目前在阿富汗上空运行的 

E-8C 飞机进行升级，以具备发现地面小股运

动部队的能力。这一提案逐步膨胀，现在发

展到由波音公司对空军的机载地面监视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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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于 P-8A 设计的现代化改造，或由诺

格公司对 E-8C 机群做大幅度升级，让这些

体型庞大、数量稀少而又价格昂贵的飞机能

执行战术级侦察以搜寻小股非正规敌军。37 

遗憾的是，这种搜寻能力只有当非正规部队

运动时才有效。如此重视使用战区级 707 或 

737 型飞机执行战术侦察，表明空军在文化

认知上丝毫不考虑开发一款有效的有人驾驶

战术侦察机，也说明现任空军领导人对非正

规战争中的战术侦察几乎一无所知。空军的

整体心态与非正规战争的现实和需求相距甚

远，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前述《二十一世纪

的空军 ：非正规战争战略》白皮书。

总而言之，我们的情监侦资产虽然如此

庞大、气派，在这样的战争中，说得最客气

些也只是勉强奏效 ；美国再富，经济上也承

受不了，时间上也拖不起。

我们所需的轻型战术 C4ISR 飞机的特征

这种 C4ISR 飞机有三类可探测特征标记

对其效能最为关键。首先是飞机本身固有的

特征标记，包括运行噪音、显形性（飞机易

被看见）以及红外辐射。美国空军对减少噪

音印记未采取任何措施，对降低显形性稍加

处置（例如被动或主动伪装），对消减红外线

做了大量努力。其二是外部生成的特征标记，

主要指在敌方系统上生成飞机雷达影像，而

美国在隐形和干扰技术上领先。其三是与飞

机运行无关的自生信号，是由其设备，例如

机载雷达、通信设备与激光等在随机运用中

产生的。空军做出巨大努力降低飞机的雷达

特征标记，但没有想到其通信设备（包括视

频输入）也存在易被发现的弱点故而大为惊

讶，对激光装置的易暴露性则几乎从未在意。

这些类别的特征标记影响飞机的设计特

征及其系统在非正规战争与常规战争中的效

能。在非正规战争场合，雷达特征标记并不

重要。非正规敌军不可能携带“移动”雷达，

即便有也不敢开机，恐怕暴露自己的位置。

空军需要让编写战术 C4ISR 要求的专业人员

亲身体验实战中的战术侦察飞机，而且参与

地面部队行动，他们才能知道飞机的哪些特

征标记是恐怖分子或游击队所看重的。这些

人员将会立即判定，飞机噪音是地面营地内

或运动中敌人所能识别的主要特征标记。当

战术侦察飞机搜寻带有隐匿防空武器的室内

敌人时，噪音特征就可能关乎到飞机的存亡，

因为敌军虽受视角和射界的局限，但可根据

噪音的接近预设伏击。陆军直升机越来越多

地遭遇到有效的火力攻击，因此必定意识到

这一点。38 但我们可以特别设计战术 C4ISR 

专用飞机，采取被动减噪措施，有效减轻噪

音。如进一步采用主动减噪技术，可进一步

降低噪音特征标记，从而对非正规敌军构成

致命威胁。因此我们需要一款具备这些特征

并容纳此类技术的平台。

第二类重要特征标记是显形性，在非正

规战争中，这种特征极易导致从地面目视发

现飞机。我们通过物体的对比、运动、颜色

差别和形状看见物体的形象。运动和形状特

征是飞机所固有的，几乎没有可能降低。但

我们可以努力改善对比和颜色差别。从简单

和直观到高科技，有几种可能的选择。目前

最可取的是一种简单且低价的系统，即用多

色 发 光 二 极 管 直 射 光 照 机 身 下 部。 战 术 

C4ISR 飞机如果同时具备低噪音和低显形性，

将对无法克服自身弱点的非正规敌军构成严

重威胁，使其难于应对。

第三类重要的特征标记是通常与发动机

排气有关的红外辐射，其本身不是非正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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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非正规敌军没有红外

搜索跟踪系统，原本不可能凭此特征来发现

我军飞机并警告同伙。但由于我们未能尽力

降低飞机的噪音和可视特征标记，红外辐射

特征因此也成为严重忧虑。若干非正规敌军

已携带 SA-14 和 SA-18 便携式防空系统，不

久还可能获得更新型的 SA-24。徒步机动中

的非正规敌军可能首先听到飞机临近的噪音，

而后目视捕捉目标，然后通常有足够时间来

发射此类红外制导导弹，击落飞机。

在常规战争中，情况正好相反。战争区

域满布各种陆基与机载雷达和大量红外搜索

跟踪系统，所有这些系统指引多种不同的防

空导弹与高射炮火发出致命打击。飞机必须

极大降低雷达与红外特征标记，才有可能在

执行一二次任务后继续存活。

有趣的是，非正规冲突和常规战争中对

飞机效能和生存的要求看似大相径庭，实际

上却有很多重叠之处。用于非正规战争领域

降低噪音和红外特征标记的技术也可有助于

减少雷达特征标记。进一步，战术 C4ISR 飞

机整体采用隐形技术有助于提高机组人员的

作战绩效 ；这种隐身配置还使机身下部更为

光洁，从而简化照明而同样达到降低显形性

的效果。另外，降低红外特征标记在任何强

度的冲突中都是有用的。

空军需要下大决心，认真编制战术侦察

飞机的设计要求，精明管理这个项目（即以

尽量简洁的设计获得超出最低要求的最大任

务能力），避免附加不相干的任务能力而损害

飞机设计（任何此类设计只要包含固有的武

装战术侦察与轻型攻击能力，加上为掌握这

些能力和完成这些任务而必须的高级训练环

境，就已足够）。最后，要禁止大飞机公司继

续采用“镀金”的一贯加码做法，毕竟他们

不敢因此而牺牲与政府的其它投标及合同。

（以往对大飞机公司这种加码做法的默许，导

致许多原本有希望的项目走形变样或下马，

最后的设计要么满足不了基本能力要求，要

么虽然达到要求但要价太高而无法采购到所

需的数目。） 39

美国空军不愿开发战术侦察飞机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是空军显然需要在低、中、高

不同强度的作战中以多种平台来执行各种侦

察使命，特别是在强大的移动式雷达问世之

后。笔者曾在 1987—88 年间（以外部合同

商身份）为空军做过一项合同研究，依据实

战飞行过侦察使命的空勤人员以及从事过前

进空中控制员演习与测试的陆军、海军陆战

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人员的意见，界定一款

“有人驾驶先进侦察飞机”的要求。40 此外，

Eidetics 国际公司为此研究做了一份项目可行

性调查，表明以一款飞机满足所有要求在当

时技术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41 

这种飞机设计进展到今天，所面对的挑

战在于如何在可行成本范围内既满足空军的

隐形要求，又符合非正规战争作战需要。如

前所述，非正规战争和常规战争对许多特性

有着同样的需要。其中之一是空军要求雷达

特征标记越弱越好，这意味着需要为同一机

型设计两种版本。为达到空军的要求，需要

对机身做非常复杂的表面处理，其中涉及重

大成本和技术安全考虑，故而这种版本的飞

机只能出口给美国最坚定的盟国。那么从现

实考虑，设计两种版本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

径，两者的唯一区别只在于机身表面处理（飞

机外部蒙皮和座舱盖的合成材料）。

这种飞机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比许多研究

所表明的要大得多，国际市场只是因受美国

政策的限制而无法反映实际需求。“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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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研究报告估计全球市场总需求为 800 

架飞机，但随着非正规战争的世界性蔓延，

产量当应大幅提高。42 为生产配备和不配备

先进隐身表面的两种飞机版本，不妨考虑建

立两条生产线。其中一条设在某主要国防合

同商的高科技制造厂内，另一条则由某家具

创新意识的轻型飞机制造商运作。采用这种

解决途径生产出机身后，再依据美国与外国

市场的需求加装不同的武器和系统。潜在市

场前景将使这一飞机项目具有非常好的成本

效益及充分的上马理由，惟空军现有飞机机

群中将增加一款新飞机和发动机。然而，如

果考虑到该平台所将取代的改装民用机和教

练机数目，机群总数实际上可能会下降，人

力要求也可能减少。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因素

是，这一款飞机将由美国设计、美国制造、

并装备美国武器和系统。

从一款C4ISR飞机引发的作战准则和

人事意义

空军在引进任何新飞机时，需要考虑其

作战准则和人事方面的影响。由于空军使用

改装的民用机和教练机，为有人驾驶飞机编

写的 C4ISR 作战准则受到严重限制。现在，

如果能获得一款设计得当而能力强大的战术 

C4ISR 飞机，其作战性能的发挥将影响到目

前美国军用飞机计划的整个范畴，势将改写

空军的非正规战争准则。情监侦能力的短缺，

已迫使空军将数量稀少的 E-8C 飞机用于纯

粹战术级侦察，装备 Sniper 吊舱的 F-15E 战

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过度使用后面临着如何

延寿的忧虑，空军还不得不考虑改装一系列

运输机（包括 AC-130 和 MC-130 各版本，还

可能包括 C-27 改型机）来执行对地火力支

援。把这些问题统筹思考之后，空军应可意

识 到， 作 战 准 则 将 因 为 一 款 真 正 的 战 术 

C4ISR 飞机的出现而改写。43 

为战术侦察编写的作战准则也必须做重

大改写。目前作战准则规定的战术作战最低

高度 1,500 英尺（或 OA-X 飞机的 15,000 

英尺）将改为浮动高度，接战小股敌军的决

定将由机组人员依据其战术判断自行做出，

这些改动都体现出剧烈的变革性质。事实上，

所有军种都将因为这种真正的战术 C4ISR 能

力的出现而受到影响，由此都必须大幅改写

其作战准则。一个战术 C4ISR 机组在战斗中

为执行作战指挥官意图时将拥有巨大的权限，

由此来看，一款飞机带来的变革将令人吃惊。

套用拿破仑的名言，“元帅的指挥棒”实际掌

握在该机组的手中。

最后一个问题关乎飞行员的专业前途。

传统来看，只拥有“O”代字机飞行记录的

飞行员很难越过上校军衔的门槛。空军似乎

认为，这类飞行员只退不进，因为飞行的是

基本型或至多是中级教练机。空军的晋升评

审委员会似乎并不看重这些飞行员使命的关

键价值，而执行这些使命唯一可用的飞机是

教练机和民用机。

战术 C4ISR 飞机是一片独特的领域，向

来被称为“印第安人领地”，这个历史引喻是

指昔日美国西部广袤的原野，引申而言指的

是曾经帮助美国骑兵征战制胜的侦察兵。在

今天的常规战争中，该词指的是双方高度机

动并强大的主力部队在交战之前必须保持的

越来越大的隔离空间。在非正规战争中，它

指的是友军控制范围之外的所有领域。不管

是哪种情况，“印第安人领地”既非空虚，亦

非中立，构成双方战术侦察的主要领域。如

果拥有一款设计得当的有人驾驶战术 C4ISR 

飞机，它将成为这一广大领域的头号捕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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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驾驶 F-15、F-16、F-22 或 F-35 

是战斗飞行最高境界的人们应当知道 ：非正

规战争中的战术侦察机人员与等待分配目标

的战斗机或攻击机飞行员相比，可能更经常

遭遇到多样化的作战场景。倘若美国再次参

与一场重大常规战争，那么战术 C4ISR 飞机

因机遇所造就的王牌飞行员，可能会比 F-22 

以外的任何战斗机都多。设计得当的战术 

C4ISR 飞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捕食者，是其

领域内的一款极高性能飞机，也是战斗机很

难应付的对手。

空军作为一个整体亦应意识到 ：真正战

术 C4ISR 飞机（配备适当 C4 装备及情监侦

系统的战术侦察平台）的机组人员若卷入交

战，将经常担任现场指挥官。其所需的知识

范围，以及其所获得的经验，可能比军队中

其他任何军事岗位更能把一名军人培养成参

谋长。

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空军为迅速满足长期战争

的大多数需要，应考虑获得一款高效能低成

本的轻型战术 C4ISR 飞机。为此，空军首先

需要在其文化中包容这种创新思维，因为空

军历来鼓励思维创新。然后，迅速实施一项

创新研发与生产计划，不要去凑那些大公司，

费力说服他们简化其习以为常的公司评估、

投标和研发程序，而应找一家具有非正规战

争作战经验和世界级设计能力的小公司集团

承包。空军这样做就可避免那种样机试飞等

三年、初始投运等三年、项目成本翻三倍、

产品交付赶不及、在阿富汗派不上用场的常

见困境。

我们需要一种类似于二战期间 FW-189 

飞机的现代美国版本。具有同级重量、尺寸

和推重比的 Rutan 151 ARES，可作为一款现

代战术 C4ISR 飞机的概念模型，它能满足

二十余年前战场的全部功能和使命要求。44 

特别是 ARES 装有一台 JT-15D 涡轮风扇发

动机，仅靠其内载燃油即可达到续航力和航

程标准。美国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工程制造能

力，研制出一款专用的有人驾驶战术 C4ISR 

飞机并满足全部功能和使命要求及现代隐形

性能，不会太困难。我们可以快速获得一款

能够从根本上改进我军进行现代战争、特别

是非正规战争能力的飞机。今日空军若要实

施其二十一世纪战略，舍此便别无其它战术

上或成本上更为有效的选择。我们本应在

二十年前就采购这样一款飞机，现在更陷燃

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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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The 21st Century Air Force: Irregular Warfare Strategy, Irregular Warfare White Paper [《二十一  世纪的空军 ：非正规战
争战略》非正规战争白皮书 ],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US Air Force, January 2009), https://www.nshq.nato.int/
NSTEP/GetFile/?File_ID=108&Rank=0.

2.	 同上，第 3 页。

Rutan 151 ARES 飞机（照片来源 ：Scaled 
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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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第 9 页。

8.	 同上，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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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也许对它们服务的最大赞扬来自一名德国战俘 ：‘当这小飞机临头时，一切都停滞了。我们除了眨眼之外，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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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两个例子可说明这种忽视。据 Christopher Robbins 说，“当 Greg Wilson 从前线返回时，请求分配战斗机任命。负
责军队人事管理的官员在电话上给他的答复却是‘我们正要把在越南担任过 FAC [ 前进空中控制员 ] 的经验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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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man, “Tactical Air Power in Low-Intensity Conflict”[ 低强度冲突中的战术空中力量 ], Airpower Journal 5,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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